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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德育课堂教学环境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德育课堂教学较之以前更具科

技感、现代化，但“交互感”“临场感”、“沉浸感”都有所欠缺。从具身认知理论出发，产生此现象

的实际原因是线上学习环境的虚拟性导致了德育的离身化趋势，具体表现为德育环境“离身”，身体不

断“缺席”、德育资源“离身”，认知不断“缺席”以及德育环境“离身”，身心不断“分离”。当下

技术虽然不断发展，但是德育的“离身感”不断变强，要推动德育由“离身”向“具身”转变。首先，

要加强交互机制的建设，增强人的现场体验；其次，要重视身体的交往和社交活动，使大学生成为德育

的主体；要使道德教育回到其“具身”的本性，使其在物质、认知、环境和技术等方面实现多维均衡，

最终创设技术与学习者的身体经验融合而成的具体学习环境，实现在智能背景下德育的全新发展，提供

可供深入思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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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e teaching 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ical level of moral education hav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ompared to the past, moral 
education classrooms now exhibit a stronger sen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and modernity. 
However, they still lack sufficient “interactivity”, “presence”, and “immersion”.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embodied cognition theory, the root cause of this phenomenon lies in the virtual nature of 
online learning environments, which has led to a trend of disembodiment in moral education. This 
manifests in three key aspects: the “disembodiment” of the moral education environment, where 
the physical body is increasingly “absent”; the “disembodiment” of moral education resources, re-
sulting in a lack of cognitive engagement; and the “disembodiment” of the moral education setting, 
leading to a growing “separation” of mind and body. Despite continuous technological advance-
ments, the sense of “disembodiment” in moral education is intensifying. To shift moral education 
from a “disembodied” to an “embodied” approach,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should be implemented: 
First,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active mechanism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enhance learners’ on-
site experience. Second, greater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physical interaction and social activ-
ities, enabling college students to become active participants in moral education. Finally, moral ed-
ucation should return to its inherently “embodied” nature, achieving multidimensional balance in 
material, cognitive, environmental, and technological aspects.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create a con-
crete learning environment where technology integrates with learners’ bodily experiences, facili-
tating a transformative development of moral education in the intelligent era and offering new di-
rections for further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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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已经步入了一个智能化的社会，人们的交往呈现出网络化、虚拟

化和单向性的趋势。思想是道德学习的主要内容，目前的学校道德教育正处于一种游离于现实之外的困

境之中，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促使德育由“离身”走向“具身”，是时代发展、

德育发展的必然转向。 

2. 智能时代背景下德育离身的具体内涵 

进入 21 世纪，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校园道德教育也在发生着巨大

的变化。新产业、新职业、新人才的涌现，给传统道德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与要求。在信息化时代，学习

与应用现代化技术，把现代化技术应用到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是当今学校道德教育发展的一种必然。

然而，目前的德育教学只是机械地运用现代科技，从而导致了与肉体相分离的德育，目前仍有必要继续

推进从离身德育到具身德育的转变。 
1) 智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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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时代是一个新的时期，其主要特征是人工智能的出现。当计算机专家约翰·麦卡锡于 1956 年在

达特茅斯大学举行的“怎样用机器来模仿人类的智力”大会上，这个想法被提出来时，人工智能就开始

出现了。美国学者将人工智能视为具有与人类相似的逻辑思维与行动能力的系统。通过对过去的研究，

我们可以看出，人工智能是一种利用算法来模拟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来满足人们的需要的一种机器。

大数据是由海量数据组成，对整个系统发挥着巨大的支持作用。算法是实现特定计算步骤的一系列过程，

是以一种系统化的方式对问题进行描述的策略机制，它通常被应用于计算、数据处理以及自动推理等领

域，是该系统的核心。算法的强弱，决定了人工智能对人的模拟程度，越是强大的算法，就越是能够模

拟人类思维贵己。最后，运算力指的是在一定的时间里，计算机等设备对计算问题进行运算的能力，运

算力的大小决定了它的整体运算能力，也决定了它的整体性能。 
当今，人工智能已被广泛应用于生产领域，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飞跃，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

活。在信息化的大环境下，人们的生活各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的影响下，人

类整体进入智能时代。 
2) 离身德育 
传统的认知科学沿袭了身心分离的二元对立的哲学传统，忽略了人的身体在人的认识过程中所起的

作用，将人的意识看作是一种不依赖于感官运动的抽象符号进行的信息处理。离身道德教育是建立在传

统的认知科学之上，它把思想置于道德教育的范围内，把思想作为道德教育的主要对象，忽略了个人的

身体参与，把活动看作是精神世界中的一部分。但是，20 世纪初期胡塞尔的现象学思想的崛起，使得许

多学者逐渐摒弃了“知”“行”的二元性，展开了“知”和“行”的共同反思。 
然而，随着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出现，各行各业的运营方式也随之改变。德育工

作也逐渐网络化、虚拟化，从“新鲜感”走向“新常态”已经是大势所趋。然而，当前市场上层出不穷的

新产品、新模式和新业态，除了带来“新鲜感”之外，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和吸引力。长期以来，网络教

育脱离了“临场感”“互动感”和“沉浸感”，致使德育效果不佳，失信事件频发，学生综合素质迅速下

滑。因此，由“离身德育”到“具身德育”的转变，是当今德育发展的一大趋势，也是当今德育发展的必

然趋势。 
3) 具身德育 
与传统认知科学相比，具身认知科学更多地关注身体和环境对认知行为的作用，其具体性、情境性、

动态性和生成性是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基石。具身认知理论建立在两个核心论述之上，其一是梅洛·庞蒂

的“具身主体性”论述，他在《知觉现象学》中认为身体是自然主体，身体应处于特定的时空与环境之

中，身体与世界是相互依存的，身体也在联系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二是瓦雷拉的“认

知源于身体”理论，在其《具身心智：认知科学与人类经验》强调认知离不开身体，感知觉体验都与身体

运动有着紧密联系，这种联系促进了身体与心智之间的不可分割性。由此可见，具身认知科学重视身体

对于认知生成的基础性和前提性，认知并非仅发生在“颈部以上”，而是包括大脑在内的身体的认知，

是由感知觉经验、身体结构以及与外界环境构成的人的认知系统，身心关系的不可分离性以及身心与外

部环境的整体性，是具身认知科学的两大重要特性。 
具身性道德教育则是基于具身认知理论，实现德育的身体转向，强调德育要尊重个体的生命意义，

要关注个体的身体、生存境遇和现实生活，德育面对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其出发点和落脚点

都必须是个体的生命，是生命伦理的起源即身体。具身德育的主要特点为：其一，是具身在场。“在场”

强调事物或人的实际存在及其意义的显现，个体的身体必须处于一定的道德实践环境，并通过感知、动

作等方式与环境获得直接互动，发生直接的交互作用，从而获取对道德的认识与理解，发展自身的道德

观念。其二，是情境统一。情境涵盖了多个层面，包括物质环境、人际互动、情感状态和社会文化等多背

https://doi.org/10.12677/ve.2025.144160


郑懿琳，朱牧谣 
 

 

DOI: 10.12677/ve.2025.144160 99 职业教育发展 
 

景的融合。个体的道德认知过程必须被放置到具体的情境之中，通过亲身体会来深入悟化与理解，同时，

教师要及时捕捉学生在道德情境中的身体感受，充分激发学生的具身体验，以此调动学生身心各方面的

信息表征，让教学与学习成为主客体融合的过程。第三，是体验延展。体验性德育注重学生在道德培育

过程中的情感体验与身心感受的融入提升，其核心是通过具身实践来证明道德教育的成果，这打破了“知

识灌输”的旧模式，实现道德理念的真正入脑、入心，并有效反馈于实际生活之中，从而达到回馈社会

的效果[1]。 

3. 智能时代背景下德育离身的困境思考 

在智能时代背景下，随着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进入课堂，德育开始出现离身化趋势，具体表现在实

际环境、存在资源以及心理环境上。这给智能时代德育发展带来重大的挑战，必须先了解德育离身的困

境才能对症下药思考对策，促进德育在新时代进一步发展。 
1) 德育环境“离身”，身体不断“缺席” 
具身性道德教育环境是指认识活动的身体和精神的统一，它不能把内外环境、个人和世界分割开来，

也不能把主客体、心灵和身体的关系分开。网络道德教育的环境，实质上是由“现实环境”与“虚拟环

境”构成的，要实现网络道德教育的最大效用，就需要让被德育者的身体和精神都处在“两种情境”中。

但是，在目前的道德教育环境下，受教育者不能彻底从现实道德教育环境的物质屏障中挣脱出来，也不

能以“虚拟人”的身份与道德教育环境充分融合，两者不能有效地联通，肉体有时会在二者之间“缺席”。 
首先，“身体”“缺席”于虚拟的道德教育空间。电子接口可以延长人的四肢，拓展人的视野，但

是，由于其机械性、虚拟性的特点，教育者对人的身体知觉也会减弱甚至消失。教育者不能用现实的身

体进入虚拟世界，而是通过科技手段，通过一种抽象的、不可触摸的“虚拟符号”，使道德教育由传统的

以身体为媒介的交互转化为以技术为媒介的人机交互。那么，在此环境中，并不能满足德育的“在场”

要求，身体与心灵的分离大大减弱了德育所给学生带来的实际情感体验，自然也削弱了德育的教化效果，

极易出现学生由对知识内容的关注转向对界面本身及其功能的聚焦[2]。例如，在进行直播网课时，一些

注意力不够集中的学生忽视教师所讲的道德内容和学习任务，而疯狂关注界面上的新功能，或是频繁更

换网课视频背景，或是疯狂给老师点赞 20 万余次。2022 年，在河南郑州某中学内甚至出现了“网课爆

破”的事件，学生无法沉浸于课堂之中，没有实际的情感感知体验，于是他们玩心大起开始通过发布不

良言论等扰乱课堂秩序，最后导致整个网络道德教育空间崩塌。 
其次，在实体道德教育的空间里，学生“肉体”的“缺席”。智能时代背景下，课堂借助网络、媒体

逐渐多样化、层次化，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课程内容，但也导致在此环境中，师生、生生均处于异地

时空之中，身体由可见、可感知的存在而不可见、无法直接感知的存在。在线德育情境下，学习场域由

开放的校园环境或社会环境转变成了虚拟的信息环境，原本师生面对面丰富互动所带来的情感体验也变

成了电子屏幕前单一的独角戏，有趣的集体活动变成了虚拟世界里虚拟形象的个人游戏。时间的“延长”

和空间的“阻隔”促使在线学习者心理封闭，具身经验在道德培养中被无限削弱，逐渐闭塞。有研究发

现，儿童因布洛卡区结构性受损，而难以获得与语言相关的道德认知；较之于双手背于身后的被试，将

右手置于心脏位置的被试更加诚实。鉴于此，身体是道德的主体，身体的在场对道德发展起积极的推动

作用，并且影响着人们的道德判断能力和道德情感水平。 
2) 德育资源“离身”，认知不断“缺席” 
麦克卢汉指出，“所有媒体都是人体的延伸”，而工具则是人类进行认知过程中的一种积极的认知

资源，可以帮助人类进行认知活动。但是，当前的网络道德教育环境在技术工具与学习资源的选择与设

计上，未能将学习者的身体体验、认知特征与实际需要结合起来，不仅没有为拓展学生的道德修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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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支撑，还阻断了学习者原本的道德教育具身发展途径。 
首先，由于科技手段的不稳定性，在线道德教育资源容易“离身”。唐·伊德强调信息时代中技术以

其透明性嵌入了人的身体，直接参与人类世界中的认知活动中，工具本身在出现问题时及其容易占据视

线主体，阻碍个体知觉的延伸。2020 年年初，随着国家“停课不停学”政策的出台，对网络教育的需求

越来越大，对在线教育应用的需求也越来越大[3]。那时候，钉钉、超星、腾讯会议等线上教育 APP 都是

行业龙头，但随着用户数量的快速增长，很多时候都会出现卡顿、黑屏等情况，从而导致教学被打断，

从而影响到德育工作的开展。在网络课程中，如果设备或者网络出现延迟，那么在线教育 APP 就会出现

故障，这就等于是让学生们和自己的教学活动失去了唯一的联系，这种“孤单感”会让他们在被忽略的

情况下，被强制退出教室，从而影响到道德教育的效果。 
其次，网络道德教育资源盲目，造成网络道德教育资源“离身”；一方面，许多教师的信息素质仍然

是他们的弱项，他们不愿在突然到来的教学压力下走出他们的“安乐窝”，也就是传统的教室。广东海

洋大学就教师倾向得到授课方式进行过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 60.16%的教师选择了直播与录播相结合

的授课方式，虽然地点改变，但教师们仍像以前一样，将传统的道德教育资源转移到线上，这让不少同

学和父母开始质疑，“线上与线下到底有什么不同？”，“很多东西都是从黑板上呈现，改成了电子屏

幕”，这好像是“换汤不换药”。另一方面，由于在线道德教育的便携性和丰富性，可以存储和传播更多

可用的资源，所以很多教师都会向学生倾斜大量的“重点资源”，让他们去存储和背诵，而不是精心挑

选“精品资源”。道德教育并不是理论知识的盲目灌输，“重点资源”的大量倾泻无法导致学生道德认知

能力的提升，往往只会加剧学生在学习和实践中的盲目性，进一步加重学习者的认知负荷，削弱道德教

育效果。 
3) 德育情感“离身”，身心不断“分离” 
具身德育的过程发生在有机体与环境的互动之中，也发生在人际交往的具身行动之中，既需要心灵

的介入，又需要躯体的介入，实现身心的双向交互。这种交互体验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是身体体验，

如肢体动作，面部表情，语音语调等，都是相互感知的；第二是情感的感染，情感的共鸣，处在同一情境

的不同主体之间，其身心都必须相互影响，这要求他们必须处于紧密连接的即使互动状态之中。当前，

网络教育的情绪和心理状态由依赖于人与人的交互转变为人与机再与人的互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

师生、生生之间的身心互动。 
首先，阻碍了肉体的交流，价值观教育浮在表面。道德教育活动的成功实施，要求道德教育主体通

过肢体动作、面部表情、语音语调等方面的互相配合，把“感受”传达给对方，并在这种交流中实现对对

方的了解。在网络环境下，虽然画面更加清晰，音效也更加顺畅，但是在屏幕上，身体的动作、表情、语

音语调所传达的信息，都会受到电子屏幕的影响，在电子屏幕的阻隔下，往往很难感受到别人的情绪。

德育中情感的淡化是离身性风险的显著体现，在传统课堂之中，教师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价值

观和道德观的示范者，通过日常互动潜移默化地向学生传递价值观。然而，虚拟课堂中的非面对面互动

和标准化内容呈现使得价值观传递变得间接、单薄，学生难以获得鲜明的价值引导，可能导致价值观模

糊与淡化。 
其次，由于情绪经验上的滞后，造成了德育效果在身心上的“分离”；威尔逊曾经指出，“外化的认

识是一种时间上的应激，它是一种即时的生理与环境交互作用。”[4]线下的道德教育环境通常并不能做

到尽善尽美，在教师提问的时候，学生们根据自己的经历和所学到的知识，与老师进行交流，这种交流

并不完善，但却是学生目前最真实的情绪反馈。但是，比起线下的面对面的课堂，网上道德教育更多地

是通过网络学习 APP，在聊天界面上或者是通过 e-mail 等途径，将学生的状况反馈给老师，这样的反馈

模式存在着很大的滞后性。但是，学生的情感并不会因为反馈方法的滞后而出现延迟，这种即时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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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及时加以应对，将会极大地削弱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而影响到道德教育的效果。教育本身就是

一个有温度的对话过程，如果忽略了师生之间的感情纽带，网络学习将成为单向阀门式的信息传输，丧

失了其应有的活力。 

4. 智能时代背景下德育“离身”的对策思考 

普雷斯特用“再具身”的方法探讨了科技对人体的延伸与潜能的延伸，将科技分为“延展”与“并

入”两种主要的生理机能。所谓“延展”，就是利用技巧、器具来扩充、完美自己的身体机能，并不是真

正意义上的躯体，而是实现了对器具的利用。所谓的“并入”，就是科技不再局限于人体，而是与人体融

为一体，成为人体的一种工具。目前，在智能时代，道德教育“离身”的两难境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工

具只有“延展”的功能，而没有“并入”人体。科技的发展促使教育由线下向线上转化已是不可逆转的潮

流，但在构建线上教育环境的同时，如何将新技术融入到身体体验中，加快身体“返场”，进而完成智能

化背景下的道德教育从“离身”到“具身”的全面转化，是亟需解决的难题。 
1) 加强互动机制构建，唤醒学生身体本源 
“在场”是指学习者在学习的全过程中，要时刻保持自己的身体参与，并与学习环境或教育工作者

建立起积极的交互作用，这是实现网络学习环境具体性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当前，要改变目前各种学

习环境对学生的物理体验进行屏蔽、弱化学生实际参与的“离身”问题，需要加强学生网络学习中的参

与性，充分调动学生身体参与[5]。 
首先，要加强学生的直接参与，加强学生的感性经验；最近几年，大部分的在线课程都是老师们利

用网络平台，将线下的课程搬到了线上。但近年来，各种虚拟现实技术和模拟技术的出现，使得基于触

觉的虚拟现实体验式虚拟现实的“虚拟现实”教学模式正在逐步走向成熟。在网络道德教育课程中，老

师可以将各种虚拟模拟技术和 VR 技术结合到课堂活动中，利用各种感官模拟，让学生们的肢体参与到

课堂中来[6]。例如，对于低年级的学生，可以结合其生活设计具体情境，将道德内容融入其中，并设计

一些需要动手操作的学科任务，从而唤醒学生身体，让学生在“做”中“学”的过程中探索、发现和解决

问题，获得更直接的具身体验，让道德教育在学生心中留下更深的印象，使道德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其次，塑造不同交互主体，合力唤醒学生身体本源。具身认知理论认为学生学习并不是单独的个人

行为，而是一个由“自我—他者—学习环境”所共同构成的开放动态的学习环境。因此，德育也不应该

局限于传统课堂或学校之中，一方面，必须要重视家庭教育，父母作为子女的“第一任老师”，应当以身

作则、以身体力行的正向行为引导子女，在家庭内部开展如共同参与家务、手工制作、户外劳动等活动，

并通过这些活动调动家庭教育教化功能，培养孩子良好的道德意识；另一方面，社会教育也要积极强化

学生的“身体实践”，例如可以将工厂、博物馆、科技馆等场所作为学校的校外实践基地，还可以组织学

生参与社区服务、公益活动、环保项目等等，通过推动学生的亲身参与，促进学生对于道德观念的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 
2) 完善内容结构，构建具身德育的资源支持系统 
单一的技术改造无法满足具身德育的需要，智能时代背景下德育离身问题的本质是缺乏一套完整的

在线德育支持系统。当前数字媒介技术孕育出来的在线学习产品仍然还依附在印刷媒介技术时代形成的

线下教育产业体系之中。因此，必须从整个在线教育整体生态的优化出发，构建一套完整的具身德育在

线支持系统[7]。 
首先，构建完整的德育数字资源服务体系。利用数智技术将德育资源数字化，构建具有青年特色的

智慧德育发展资源系统，不仅有利于德育资源的开发利用，而且可以极大地提高德育的实际效果。例如，

结合学校德育建设和本地德育资源，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革命文化等资料通过数字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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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扫描和存储，建立易于访问和检索的数据库，便于师生根据需要随时进行获取、学习。利用多媒体

和虚拟技术呈现出可视化场景，将抽象的道德理念、复杂的道德故事等转化成可视化场景，增强学生的

视觉体验和情感共鸣。 
其次，要构建优质的德育资源支持系统[8]。从在线教育整体生态的配套服务供给出发，建设完善优

质的平台运营保障体系和技术保障管理体系。只有在配套基础设施完善的前提之下，技术工具才能彻底

脱离师生的视线，真正退隐到在学学习的情境之后，将对教师和学生学习的干扰最小化。平台运营保障

体系要为在线教育服务商提供一定的建设、运营和运维服务，保障在线教育服务的完整进行。技术保障

管理体系为在线平台的稳定运行提供保障，解决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如视频播放卡顿、直播系统崩溃等

等。 
3) 优化教育情境，构建具身的社会文化环境 
在学习的过程中，具身道德教育需要参与者的本体与现实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实践活动密切相关，

在教学情境的设计与开发中，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思想，从技术的实用性和灵活性出发，尽

量为学习者营造出一种现实的生活情景和实践情景。 
首先，教学情境要尽量接近现实生活，要与现实生活情景相吻合[9]。怀特海曾经指出：“唯一的教

学材料，就是生命的各个层面”，而教育产生于生命。在开展在线道德教育的过程中，教师首先要利用

AI、VR 等现代科技手段，创造出多样化、生活化的教学情境，使学生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减少

对虚拟世界的抵触情绪。此外，数字空间更应该为学生营造多种文化背景下的情境，学生能够在信息交

流和资源交换中接触更多元、更开放的情境，在此基础上开展多民族、多文化的互动交流，学生可以通

过对自身价值观的提取、淬炼，进而通过空间性的转化使其成为更加形象化的表达和表象化的感知，促

进德育真实感、情境感的需求，提升德育效果。 
其次，在教学情境中，应更多地关注实践情境的营造和形成。具身认知理论提倡建立在特定的情景

之上，它认为，认知是在主体的经验中产生的，而实践是促使学生进入情景的一种重要途径，所以，实

践情境的形成是不能被抛弃的。例如：可以通过虚拟仿真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将智慧教室、智慧实

验室等搭建成具有多种形式的仿真实情境，在教学中运用“以虚补实，虚实相结合”的构建思想，重现

现实德育情景和德育情境，让学生在高仿真的学习情景中进行仿真，促进线上德育和线下德育同步发展，

高度丰富，弥补了线上德育的实践缺失。同时，由于线下情境的多样化，线上情境也必须跟着线下情境

的变化而变化。 
教育学家杜威曾指出：“人类的认知是基于身体与环境互动中的身体体验与生活经验而形成和发展

起来的。”即便在线学习情境的虚拟化程度再高，也不能完完全全脱离认知学习活动对现实场景和实践

环境的要求。因此，线上德育只能作为线下德育的补充，而不能完全取代线下德育。智能时代背景下，

我们仍要重视线下德育的重要作用，并将线上德育作为技术性、创新性的补充，推动线上线下德育相结

合，共同推动德育实效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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